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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生命

的革命烈士千千万万，但是能以真姓真名登上戏曲舞

台的并不多见，杨开慧烈士是其中之一。

1957年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作发

表后，杨开慧的崇高形象以及她的精神、事迹便激动着

万千民众的心。1977年，中国京剧院演出了戴英禄、邹

忆青、范钧宏编剧，李维康主演的京剧《蝶恋花》。2018

年，戏曲舞台上又推出了刘兴会编剧、彭蕙蘅主演的河

北梆子《牺牲》。这两部剧作都留下了精美的表演和激

动人心的唱段。为庆祝建党百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

碗团推出王建平编剧、李梅主演的碗碗腔新作《骄杨之

恋》，为杨开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以《骄杨之恋》这个剧名告诉观众，此剧由“恋”

字出发的用笔方向。“骄杨”一词是毛泽东的创造。《蝶恋

花·答李淑一》发表后，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问他“骄

杨”一词何意，毛泽东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

骄？”说杨开慧的品格足以傲视群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

对杨开慧的崇敬和自豪。《蝶恋花》既是一阙悼亡词，也

是一曲忠魂颂。该剧创作者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着眼，描

绘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生死之恋，又把这忠贞不贰的爱

恋升华为主人公对革命理想和信念不可动摇的坚守。

戏曲是要“唱”的，所有的台词连念白也要尽量实

现韵律化，使剧本读起来要有读诗一样的激动。该剧的

创作者非常追求剧诗的品格，从各方面把剧中人物的

心情作以诗歌式的宣泄。杨开慧每一场的唱词都是一

首首激情澎湃的感人诗歌，并最终化作了李梅精彩的

唱做念舞。

为了强化剧诗的品性，作者还把脍炙人口的诗歌

引入了台词。为表达对毛泽东高洁品格的崇敬和思念，

杨开慧吟唱楚辞《橘颂》；为表达对毛泽东胸怀天下的

景仰，杨开慧吟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杨开慧的

爱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毛泽东有才华、有抱负、有冲

天的豪情，杨开慧爱得轰轰烈烈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作为一位文学修养很高的新女性，她的台词里诗词名

句信手拈来。面对叛徒任子夫的诱劝，杨开慧以浏阳烈

士谭嗣同的名句作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军阀何健问她：“失去了生命这一切对你来说还

有意义吗？”杨开慧回以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尤其是，剧中

还引用了明代的时调小曲《锁南枝·傻俊角》。这首表达

少女至情至爱的民歌小曲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剧作

者拿来稍加润饰，改造成了贯穿全剧的主题歌。直到杨

开慧中枪倒地，这首歌终成她告别人间时奋力唱出的

最后一曲。她对毛泽东忠贞不渝的爱，对革命理想和信

仰的誓死坚守，借由诗歌的魅力震撼着人心。

该剧的成功还表现在创作者竭尽全力地要把它

“做成”一部戏曲。戏曲现代戏创作中一个很大的难题

是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戏曲。这表现在音乐与整个

舞台观念上是否能实现“戏曲化”。《骄杨之恋》在这方

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都是值得称道的。戏曲的

表演程式是对生活的规范化、美化、舞蹈化，是戏曲艺

术区别于其他戏剧样式的一大特征，是戏曲艺术的

“法”。现代戏如果去掉了程式，那很可能就成了“话剧

加唱”，变成了非戏曲。而该剧的一大成就是，演员没有

把程式视为负担和镣铐，相反，丰富的程式成了塑造人

物时强有力的艺术手段。导演和演员都在努力地把传

统的程式“转化”为表现现代人物的手段。从演员的举

手投足、一颦一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传统程式的

影子，不觉得别扭反而觉得很美，关键在于“化”得合情

合理，“化”得尺度适当。

且看第二场，杨开慧和毛泽东183天没见面了，她

深深的思念完全可以用大慢板的唱来表达，可是我们

看到她偏偏要动起来，解缆登舟、撑篙而行。这连唱带

做的一段优美歌舞显然是从传统里“化”出来的。那种

诗的意境美不胜收。这一场的重点戏是杨开慧拒绝富

家公子王春和的求婚。王春和千里迢迢从北京到长沙

向杨开慧求爱，可是她已经有了心上人毛润之，所以坚

决而不失风度地礼貌谢绝。这段对话也完全可以让两

个人物坐下来慢慢诉说，但我们看到的是王春和在蒙

蒙细雨中打着雨伞出场，俩人表演了一段优美的雨伞

歌舞，真正是“以歌舞演故事”，让我脑中一下闪过了

《白蛇传》中“游湖借伞”的场景。

第四场，受刑后的杨开慧戴着脚镣手铐出场。反动

派要她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并以残害他们的

儿子毛岸英相威胁，杨开慧内心陷入了极度矛盾。李梅

大段的唱配合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身段，做得

恰到好处。听到儿子岸英的呼救，杨开慧那一段唱做运

用了翻身、旋转、搓步、跪步、撑地等不少传统身段，做

得合情合理非常有冲击力。而手握“断肠笔”的那一段

唱做，又充分地展示了她灵魂深处天塌地陷般的矛盾。

似乎又让我看到了《十五贯》里况钟要不要在判斩书上

画下一笔的情景。杨开慧最终决心“舍己命以死抗争救

儿还”，她奋身撞墙昏死倒地，李梅在此则非常恰当地做

了一个“卧云”（卧鱼）。可以说，剧中杨开慧的每一句唱、

手眼身步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显示着传统程式的魅力。

为使该剧更加“戏曲化”，创作者还设计了两个更

夫。第一场开端这两人就出场了，形式上类似于“传奇”

中的“副末开场”，交代“家门大意”。他们凄凉地感叹

“太黑了，亮天吧”，传达了老百姓对黑暗时代的感受。

俩人的第二次出场是“楔子”，一下子把剧情带到10年

后，告诉观众杨开慧在白色恐怖中被捕，他们称赞她是

奇女子、烈女子，介绍她的革命贡献。二人第三次出场

则是杨开慧临刑前夕。在杨开慧革命精神的感化下，他

们的觉悟已有了提高，为她即将就义而哽咽，称赞“巾

帼英雄，千古忠烈”。这两个更夫按行当应该是丑角，他

们的表演完全是戏曲式的，又为该剧平添了戏曲色彩。

该剧的序幕和尾声设计了一段“骄杨之灵”的“忠

魂之舞”，很好地表现了《蝶恋花》词的意境，收到了“凤

头”和“豹尾”的良好效果。第四场杨开慧受刑时，没有

直接表现血腥场面，而是表演了一段痛苦的“骄杨之

灵——炼狱之舞”，也很恰当。剧中，戏曲人物的服装和

道具也都是有可舞性的。如杨开慧离不开的那一条长

长的围巾、撑船的青竹篙还有沉重的镣铐等。

总体看来，作为一部成功的碗碗腔现代戏，《骄杨

之恋》比较好地实现了戏曲化，观后的印象是和谐与美

的，使人感到这是一首激动人心的“剧诗”，是一部相当

成熟的戏曲作品。这种效果在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舞台

上是不可多得的。碗碗腔作为古老的戏曲声腔，由皮影

说唱而变为舞台表演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它风格清

丽典雅、细腻委婉，在大西北民间音乐中独具一格。以

碗碗腔来演出并塑造杨开慧的不朽形象可谓正确的选

择。剧中第三场，创作者还特地在绘景的大幕上让杨开

慧做了一段影子表演，可能这也是对碗碗腔皮影母体

的一种怀念吧。

激动人心的剧诗
□周育德

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献礼”剧目，大

型原创现代戏曲《骄杨之恋》通过杨开慧的

事迹，展现了一个伟大共产党员追真理、守

信念的高风亮节和贵我、自尊的人格魅

力。“骄杨之恋”是信仰之恋、爱情之恋、亲

情之恋、友情之恋，也是创作者怀着崇高的

敬意对这个革命英雄人物的追忆与缅怀。

在杨开慧身上不仅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

怀，还体现出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以及人

类许多珍贵的情感。正因为她将信仰融

入了爱情、亲情、友情，才能把人生的“小

我”变成不朽的“大我”。创作者从生活出

发，从规定情境出发，从人物出发，多侧面

展示了杨开慧丰富的人性和立体化的思想

感情，较好地完成了这个难度较大的角色

的塑造。

人物形象的成长与生存环境息息相

关。该剧巧妙地设置了两个更夫，作为串

场人和评论者介绍了旧中国积贫积弱、民

不聊生的现实状况，并在杨开慧遇难时代

表民众给予同情，显示了黑夜里仍有人性

的温暖光辉。从大清到民国的社会悲剧主

要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只有深刻揭示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唤起人们改造社会的

决心，直面不人道的社会风俗，才能激起人

们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力量。受“五四运动”

思潮的影响，一代追求真理、贵我自强的新

青年女性诞生了。她们穿着现代的学生服

装，在“强体魄，养正气，领新风，破旧俗”的

激情中做着优美的健身操，展示出新时代

女青年的蓬勃朝气。杨开慧就是众多新女

性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她身上体现着青

年女子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社会向前

发展的历史趋势。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恋之情是该剧所

展示的重要内容。剧中，毛泽东虽然没有

出场，但他的“身影”在舞台上又无处不在，

成为杨开慧生命的一部分，支撑着她的理

想信念，温润着她的心灵。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将真理和理想的

火种传播给了自己的家人、同事，传播给

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也在杨开慧的心

中播撒下爱的火种。岳麓山下，杨开慧因

毛泽东即将归来却没有提前通知她而暗自

伤情，怅然若失：“你将我带进一片新天地，

你与我心意共远互珍惜。爱你的孺子才

情，诗人气质，爱你的豪迈气概，英雄胆

识。爱你的怜香惜玉，风骨柔情，爱你的兼

济天下，悲悯情怀。”在充满诗意的空间中，

创作者用拨桨荡舟的舞台动作打开了杨开

慧爱的心扉，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小女子被

暗恋与相思所缠绕的忧伤心绪。正是由于

杨开慧与毛泽东拥有共同的人生理想和价

值观，她才能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中婉拒了

富家子弟的追求，抵挡住家族众长辈的逼

婚压力，坚定地与毛泽东结为人生伴侣。

他们之间既有“和块黄泥捏咱两个……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儿女情长，更有“让理

想与爱同在，心相印共赴未来”的壮志豪

情。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演出人物在特定情

境中的特定心态、特定性格，塑造有血有

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为了表现初恋

少女杨开慧的儿女之情，主演李梅运用了

花旦的身段、神态和指法，通过轻吟低唱来

表现杨开慧少女的娇态、情态，达到了较好

的艺术效果。

在塑造杨开慧这个英雄形象时，创作

者努力按照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真实，塑造

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艺术美之所以高于

现实美，是由于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的真

善美凝聚到艺术作品中，使生活得到了艺

术的升华。第四场是一个将革命理想与爱

情亲情相统一的重点场次，集中体现了杨

开慧心灵的真善美。被捕之后，敌人不仅

用重刑摧残杨开慧，还毒打小岸英来折磨

她的心灵。听到孩子撕肝裂肺哭喊妈妈的

声音，杨开慧“腿发抖心发颤胸如箭穿”。

一边是信念、爱情与尊严，一边是当妈的

“心头肉生命支点”，两难的境地让杨开慧

的心灵备受熬煎。创作者抓住这个重要节

点，以慷慨激越、哀婉抒情的大段唱腔尽情

抒发杨开慧的矛盾心理。最后她奋不顾身

用头撞向牢墙，在慢镜头中一个“卧云”倒

地，用不畏牺牲的勇气终止了敌人对孩子

的迫害。通过唱腔、锁链舞、音乐和慢动作

等各种表演技巧的综合运用，创作者用艺

术的形式展现出杨开慧在信念与亲情之间

真实的心灵挣扎，以及对娇儿的深情挚爱，

使人物形象体现出真善美的人性光华。

第六场是杨开慧离别人世的最后时

刻，这是一种求不得、爱不得的心灵煎熬。

创作者设计了核心唱段来赋予她“宁掉脑

壳也不离婚”的最真实最恰当的动机，使她

的思想感情又一次得到了艺术升华。残月

如钩的夜晚，杨开慧在油灯下教小岸英识

字，鼓励他“自食其力”。孩子入睡后，杨开

慧有层次地抒发了对家乡的父老、可爱的

祖国、慈祥的母亲和心中恋人毛泽东的真

挚感情，体现了革命者在黑暗环境中用生

命寻找通往黎明的强大意志和精神本色，

用碧血践行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的誓言。

结尾，随着几声枪响，洁白的雪花掩埋

了圣洁的尸体，作为意象的“骄杨之灵”的

忠魂之舞是杨开慧现实形象的延伸，血色

灵动的水袖伴随着忠魂直上重霄九，这是

杨开慧的信念与人情融为一体的诗意化

体现。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

感人至深的华章。1957年，毛泽东创作《蝶

恋花·答李淑一》，以“骄杨”“忠魂”悼亡抒怀，

升华了红色伴侣的忠贞形象。凝结在这千古

恋情里的不仅有忠贞的爱情，更有坚贞的信

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碗团的新编碗碗腔

现代剧《骄杨之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情

义与大义相融的红色故事，塑造的也正是这

样一个“焉得不骄”的女革命者形象。

在舞台上，话剧、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多

种艺术形式都曾从不同角度讲述过杨开慧烈

士的故事。《骄杨之恋》对题材的处理另辟蹊

径，从杨开慧29年的壮烈人生中截取了她与

毛泽东相知相恋以及被捕入狱至牺牲的片

段。从时间节点上，该剧起于1920年终于

1930年。创作者充分发挥戏曲写意的优长，

在第三场结束时，杨开慧向母亲深施一礼，在

红霞满天中走向爱人，而转到下一场时，却已

是10年之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

监牢，正经受着严刑拷打。

就此而言，该剧的六场戏在逻辑上不妨

视为“两场”。一场是杨开慧对“骄杨之恋”的

倾情寻找，另一场是她对“骄杨之恋”的生命

守护。这两场如两束强光定格了她人生中

最壮丽的时刻。为了前者，她毅然拒绝了传

统旧式婚姻，舍弃了衣食丰盈、出国深造的

洋派生活，在革命理想加持的甜蜜爱情中勇敢做一个

“真纯真爱真女孩”；为了后者，她“入魔掌人间酷刑全受

遍”，但坚信“心中有火种，燎原终有期”，是如此的“哀痛

者和幸福者”。

相比于人物原型的真实生活，舞台时空总是极为有

限的。因此，舞台塑造人物既需状貌，更要传神。切口是

否精准、开掘是否深入，往往决定了作品艺术表现力和感

染力之高下。该剧选取的只是杨开慧的两个人生截面，

但剧本的细腻描写、演员的诚意表演和舞台的意境营造，

则以计白当黑、虚实结合的巧妙手法，勾勒出她如流星灿

烂的一生，把完整而感人的革命者形象刻印在观众心中。

欣赏《骄杨之恋》，不啻一场感悟杨开慧心路历程的

精神洗礼。在两个多小时的戏中，杨开慧的精神世界逐

层有序地得以展现。其中，“劝降”是重头所在。创作者

用两场篇幅来表现国民党反动派对杨开慧的威逼利诱。

第四场中，敌人知道杨开慧意志坚定，转而把魔爪伸向了

小岸英。此时的杨开慧“听岸英撕肝裂肺将妈唤，腿发抖

心发颤胸如箭穿”，在“舍不下丈夫救不下儿”的心理重压

之下，她最终决定以死抗争，迫使狠毒的敌人改“武劝”为

“文劝”。第五场中，叛徒任子夫奉命对杨开慧

发起了另一场“攻心战”。面对巧舌如簧的诱

降，杨开慧怒斥任子夫放弃信仰、出卖同志，唱

响了“天地间自有春秋正气，伴日月运行生生不

息”的革命正气歌。

这两场的设置既高明、有效地推进了杨开

慧人物形象的升华，又把整个作品的主题渲染

得更加鲜明。如果说第四场更多表现了杨开

慧对毛泽东、对革命的情意之坚贞，刻画了她

作为一个妻子、母亲“重情”的一面；那么，第五

场通过杨开慧对叛徒的大义驳斥，表现出她对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认识。在叛徒可耻面目

的映衬下，杨开慧的灵魂愈显高洁。这相辅相

成的两场戏也使杨开慧的革命者形象完成了从

感性到理性、从情义到信仰的递进和铺陈。在

此基础上，当剧情进入第六场，杨开慧在就义前

教育小岸英要自食其力，低吟剧中的定情曲《傻

俊角》，以及慷慨赴死时情深义重的革命宣言，

则让母子情、夫妻情、革命情、家国情融汇一体；

自立的女儿、慈祥的母亲、忠贞的妻子、伟大的

革命者形象怎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该剧紧扣杨开慧的人生片段展开，主角戏

份很重且有大量的内心戏，这对演员融合剧种

特色和人物性格的表演构成了极大考验。主演

李梅以对碗碗腔的娴熟驾驭和含蓄雅致、张弛

有度的表演风格，表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开

慧作为新女性的知性优雅，又以清新婉转的演唱表达了

她内心之纯净、人格之高洁。无论是寻找爱情阶段撑着

竹篙徐徐而行的清丽，还是身陷囹圄镣铐加身时，以链为

舞的翻身鱼跃、跪步膝行，抑或怒斥敌人时疾风暴雨的唱

腔，以死抗争时凄婉的慢鱼卧，都巧妙地用戏曲特有的方

式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积累了

宝贵经验。

旋转变幻的舞台也为该剧赋予了别样光彩。随着剧

情的演进，舞台上一会儿是青石错落、曲径通幽，一会儿

是垂柳依依、湖莲朵朵，湘湖大地的美景跃然眼前；转过

场来，忽又牢屋逼仄、铁窗森然，严酷的斗争环境赫然在

目；烈士就义之时，台上白裙红绸、花瓣漫天，庄严圣洁、

令人动容。这样的舞台处理和杨开慧的内心是高度一致

的，从而让情节叙事特别是精神表达拥有了新的空间，对

人物形象塑造起到重要的烘托作用。

总之，该剧在题材与剧种、剧本与舞台、表演与表达

方面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在成功塑造杨开慧艺术形象、

讴歌伟大建党精神的同时，展现出碗碗腔蓬勃的艺术生

命力，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美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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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共为女性写过六首诗词，

其中三首为杨开慧而作，足见其在心目中

的地位。杨开慧为中国革命所铭记，不仅

因为她年仅29岁就壮烈牺牲，是中共早

期为数不多的女烈士之一；更因为她是革

命领袖的妻子，因为那首著名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这样一个融合了信仰和爱情

的女性形象势必会成为文艺创作重点关

注和发掘的对象，单就戏曲而言，几十年

来就有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越剧等

多个剧种以其为主人公创作的舞台作品，

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杨开慧短暂而光

辉的一生。

正因杨开慧的特殊身份，所以在相关

题材的艺术创作中势必会涉及对领袖私

人情感究竟应把握到何种尺度，可以多大

程度上予以虚构的问题。在构思故事情

节和进行细节刻画时，传统观念的“主动

屏蔽”和单纯“拔高”是否会削弱主人公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且，历史往往是

鲜活和流动的，新发现的相关文献史料

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特定

时期的革命历程，更会对历史人物的深

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如何

选择和利用这些新史料也考验着编创者

的见识和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眉碗团创作的碗碗腔现代戏

《骄杨之恋》与同类题材相比就具有一定

的突破意义。

所谓“骄杨之恋”，不但指杨开慧对

毛泽东之恋，也包含毛泽东对杨开慧之

恋。该剧第二场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

正沉浸在对毛泽东思念之中的杨开慧，突

然听同学李淑一说，经过陶斯咏与校方的

交涉，毛泽东已从上海回到长沙，而且即

将来福湘女中演讲。众女生闻讯后无不

欢欣鼓舞，唯有杨开慧备感失落。作为当

时湖南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陶斯咏一度

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

质上都曾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予以支

持。以往很多表现毛泽东早期革命的文

艺作品中，陶斯咏的形象也曾出现过，但

基本都限于“纯洁的革命友谊”，很少涉及

男女之情。但在此剧中，第二场杨开慧对

毛泽东的痴恋这一重场戏恰是通过陶斯

咏的突然介入而延伸开来的，即便陶斯咏

为毛泽东的到来与校方的斗争是作为暗

场处理，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确

实存在着恋情，但此行动却在客观上导致

了杨开慧的猜疑和痛苦。这一场中，杨开

慧解缆登舟的唱做表演完全是建立在主

人公这种复杂的情感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编创者利用陶斯咏这个人物

展现了少女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痴恋，那么

王春和的“出现”则是强化了她对毛泽东

爱情的纯粹和坚定。杨开慧对毛泽东的

感情既有世俗层面的男女之恋，也有超越

其上的精神和信仰之依托。作为曾苦苦

追求和挽留过杨开慧的一位真实人物，编

创者把王春和处理成现实物欲的追求者

虽然有些失之于简单，但他也第一次在戏

曲舞台上成为丰富杨开慧和毛泽东爱情

关系的一个特殊形象。

无论是陶斯咏还是王春和，他们在剧

中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下红色革命题材中

塑造英雄人物的一种方式，即在敌我矛盾

之外，把英雄“还原”为常人，对英雄给予

人性化的抒写。英雄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也有苦恼、恐惧和忧虑，只有超越了这些

肉体和精神的淬炼，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

英雄，这正是观众愿意看和喜欢看的，观

众能从英雄身上发现与己相似之处，深切

体会到主人公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

《骄杨之恋》在情节层面上大大突破了以

往相关题材中常用的正面武装斗争的桥

段，而把笔墨集中于杨开慧的内心情感，

侧重表现她与同窗、追求者、母亲、妹妹等

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只有到了最后被捕入

狱的阶段才开始正面表现她与敌人的交

锋，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相关题材

创作中人物关系设置的“常规化”，丰富了

主人公最后献身革命的内在情感动机，塑

造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杨开慧形象。

不过笔者看完此剧后又不尽满足，感

到编创者在题材的把握上，虽然转换了塑

造人物的视角，但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

上仍没有完全跳脱以往的格局。比如

1982年和 1990年曾先后在杨开慧的板

仓故居墙缝中发现她亲笔写下的8份珍

贵手稿，这是近几十年来研究杨开慧的重

要文献。5000余字的文献中包括她的生

平自述、与毛泽东的恋爱回忆以及表达她

对丈夫深深思念的情诗、书信等。王春和

这一人物形象就曾出现在这些文字中。

这些手稿不但表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

牵挂、思念、等待，也传达了她作为一名普

通女性的哀怨。当她写下“足疾已否痊，

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的问句时，当她发出“我不能忍了，我要跑

到他那里去。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

他是好好的，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

佑他罢”的呼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猜

测埋怨却从未动摇、始终奉献直至牺牲的

杨开慧。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爱彻

底交付给爱人的鲜活女性。笔者相信，该

剧主创必定深入研究过这些文献，可惜文

献中所呈现出的丰富情感却并没有在剧

作中得到更充分的传达。当然，在领袖人

物相关的题材创作中保持审慎的态度是

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如何适当拓展题材的

边界，建构起更加多元的历史场景和人物

关系，塑造出更为丰富立体的英雄形象，

这将是今后剧作家在创作此类题材作品

时还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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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新

碗
碗
腔
现

碗
碗
腔
现
代
剧
代
剧

《《
骄
杨
之
恋

骄
杨
之
恋
》》

笔
谈
之
一

笔
谈
之
一


